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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桂香
福湘女中为长沙市十中的前身，1913 年建于长沙北门外长春巷，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拿

亚女士联合遵道会、循道会等教会创办的一所六年制中学。

在长沙档案馆也保存着一份珍贵史料——1950 年 5月25日由中共长沙市委文教党委会所做

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题为《长沙市教会学校——福湘女中情况》，其中说明了福湘女中的经费来源：

学校经费由外国供给的基金及经常费接济，但学校主要经费靠学生俸米，教会有常年津贴，校产

是教会的，学校每年仅付象征性的租金一美元。

福湘女中开办时，该校学生仅十余人，学校的规章制度大多仿效美国，学生一律寄宿，每星

期只能回家一次。到1918 年，全校分成了甲、乙、丙、丁四个班，共有学生40 余人。至 1922年，

学生人数已发展到百余人。当时编制为高中3 个班、初中5 个班。

在当时，福湘女中的学费偏高，因此学生大多为富裕家庭的子女。1928 年福湘在教育部立案，

由此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校长也改由中国人担任，但教会仍会提供经费补助。学校的校董

事会成员也包括创办福湘的美国教会美、英籍代表，以及有关的教会的中国代表。福湘女中的

所有教科书，从中学二年级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用汉语课本外，其余的采用美国课本。世界史、

世界地理、生理卫生、生物、理化、几何、三角、大代数都是采用英文原本。虽然教员并非都

是美国人，但中国教员都会流利地用英文教学。

福湘女中培养了不少女子英才。1919 年，杨开慧女士曾在该校就读，除她以外，刘湘英、

李淑一等都曾在此就读。在 2012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李宗泽发现的一本由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

馆收藏的民国十年（1921）出版的《福湘杂志》中，该刊6月刊上明确由福湘国文教师李肖聃作序。

李肖聃（1881—1953）即柳直荀的岳父、李淑一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当过梁启超的秘书，曾

任湖南大学教授，著有《湘学略》等。也是这期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学生的文章，其中就有李淑

一写的十四首短诗和杨开慧写的三篇短文。其中，杨开慧三文分别是《致某公书》《随感录》和《先

父事略》，后来成为研究杨开慧早期思想的珍贵史料。

学校对学生的课业各方面训练都抓得比较紧。课堂、食堂、礼堂、寝室、图书室、阅览室、

体育场、漱洗室以及厕所都有一定的规则条文，要求学生遵守。学生出校必须穿着线布制服，夏

白冬蓝，衣领两端分别绣有福湘两字。在民国长沙多所女子中学中，福湘的教舍、教学设施、教

学质量、课外体育活动等都堪称一流。

福湘女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除了日常教学外，该校还要负责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而

家庭制则是该校管理学生的一种特色制度。家庭制的前身是姐妹制。每到开学之初，校方

就在高三班指派一部分同学做家庭大姐姐。因新生家人不得进寝室，所以由大姐姐带着小

妹妹注册、搬行李，姐妹住在一起，从每日生活中熟悉校园环境和规则，妹妹在学习上有

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姐姐帮忙。大姐姐与小妹妹这种单纯的新老生之间的关系，变为了

一种师生之间、新老生之间的关系，使得此种制度更加正规化。其中由教师组成的“家长”

是这个学校“家庭”的主心骨，本家学生中的所有活动，都要向家长请示。家姐（高年级

学生）从中辅助家长（教师）的工作，无论是家长还是家姐，都有“负责学校生活指导之

责”，帮助新生适应学校生活，使得这个集体更加团结，关系更加稳固。

福湘女中以文行忠信为校训，在学校校歌中有唱词“湖南有福湘，女学发荣光”。曾有一位

署名“南媛”的同学在《福湘学生生活的素描》中这样写道：“六年的求学，使我深刻认识了福湘，

它的良好精神值得我留恋和追忆，这边的师长都是抱着满腔热烈的希望，诚恳尽心地教导学生，

和我们的父母一般，苦口逆耳的教训，时常听到。我们实在是受益匪浅。因为师长循循善诱和爱

护备至，同学的亲师也成了必然趋势。”此外，福湘女中萧庆谷同学也疾呼，妇女要打破屈服的观念，

从坟墓中跳出来，要重新活着。而署名“凌的”同学在谈到女子职业时直言，在商场上时时需要女子，

在工业上尤其是近于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工作场中女子所占的位置高出于男子。

学校各班办有班刊。在长沙市档案馆存有一本《福湘一九三六班班刊》，办得生动活泼，所

录同学的多篇作文，写作水平很高，感情极为真挚，既有对六年求学生活的回忆，又有对当时全

国抗日形势的分析，还有对“妇女解放”和“女子职业”极深刻的见解。

1952年11月福湘女中更名为湖南省长沙市第二女子中学。1956年6月更名为长沙市第十中学，

仍只招女生。1960 年下期，曾招收一届高、初中男生，次年仍不招男生。直到1969 年春才改为

男女合校。1990 年改名为长沙市电子电器职业中专学校。1995 年改名为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福湘女中：杨开慧的母校，
探寻“家庭制”办学经验 一乡一景一味

文 / 于波
老话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好物。此话不假，

长江中下游地区 ,降水丰沛,物产丰饶 ,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既然是鱼米之乡，不仅多稻米更多河鱼。旅行到此发现当地有个习俗，

就是立冬之始，将买来、网捕来或者钓来的鱼，宰杀沥水抹盐放料，做

咸鱼干，方便随食随用。咸鱼的原材料，必须是新鲜的活鱼。

临近佳节，进入某个村子，在高高低低、新新旧旧、错落有序的房子

之间行走，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障碍赛。赛道便是临近的两座房子

的大山墙之间，某个房子的大山墙和临近的树木之间，树木和树木之间，

随意而就地取材地扯出冗长的绳子或者铁丝，上面挂满了一排排干瘪僵

硬的咸鱼干。

咸鱼干一般都是河鱼。长的是白鲢鱼，短的是鲫鱼，间或也有草鱼和

杂鱼。不管啥鱼，不管鲜活时怎样形态各异，经过处理风吹日晒后，都一

个造型。咸鱼干们水分尽失，膛内露出鱼肉的纹理呈土黄色，膛骨尖刺外露。

而咸鱼干的表面都呈现出了差不多的灰黑色，鱼皮失水干瘪起皱以至于横生

出许多断续而坚韧的细纹。人是条件反射的动物，所以即使这些在风中飘

摆的，再怎么灰尘爆土颜值不在线的咸鱼干，对于食惯了它的美味的当地

人来说，也能瞬间激发出味蕾的畅想。

此刻，青石台上放着一条将近两尺的大鱼。一个瘦小枯干，头发斑白

的老阿姨，把半长的华发在后脑绾了个髻。江南的冬天虽然温度在零上，

说不冷也冷，空气中飘浮着长江水汽的氤氲，湿冷透骨。她只在红色秋

衣外面套了件针织的黑色马甲，即使这样，老阿姨还抬起胳膊抹了把额头

的热汗。这把汗擦的，不小心就在头发和脸上沾了几片手上的鱼鳞。鳞片

的光滑面被太阳反射得闪闪发光，恰到好处地点缀在老阿姨的额上和发

上，倒像是有意为之的装饰品。

本就是无事闲逛的我见状，凑热闹地走过去，正赶上老阿姨在青石

板上收拾好了鱼。那是条大江南北的各大江河湖泊里最常见的白鲢鱼。

老阿姨把鱼扔进水盆，顺便弯腰在水盆里洗了手，然后从青石板的另一侧，

变戏法似的拎出个土黄色扁平但超大的竹篾簸箕。老阿姨枯瘦的手已经

被冬天的冷风吹得通红，手指上有两处裹着创可贴，手被水洗净了，但

明显新贴上去的创可贴上，还留着鱼血的暗红。一晌午，盆里清理好了

十几条鱼，估计也得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她的脸倒是毫无倦意，神情

干练，可以用精神矍铄来形容。见我走近，老阿姨只淡淡瞥了一眼，继

续手里的活儿，她蹲下瘦小的身体，在红色大盆里，把每条开膛破肚后

的鱼都麻利地清洗一遍。捞出前，又最后在水里把鱼抖涮了几下，去除

鱼身的血水和残鳞。然后她半蹲着，挺身抬臂，把白鲢鱼依次有序地摆

放在青石板上的竹篾簸箕里。这姿势轻盈律动，有点像春天在稻田里插秧。

鱼身上残留的水立刻从竹篾粗大的孔隙里滴滴答答漏到土地上。待鱼在

竹篾簸箕里都摆放好了，地面响起淅淅沥沥如小雨般的声响，老阿姨才

又瞥了我一眼说：“这活儿现在你们年轻人都不会做了。”我笑了，不禁点头：

“是不会呀。我想在阿姨这买两条回去，饱饱口福呢。”

“不卖的，我儿子和媳妇每次从城里回来，都要带走好多的。他们

还要分给公司的同事尝尝。”老阿姨说完，顿了片刻，又瞅了我一眼道：“你

喜欢吃？”

“嗯。”

“你过一天再来吧。”

其实，我走进村子的时候，并没有买咸鱼回去的想法，一点没有。

我自己还是条咸鱼，因为生活的琐事心烦意乱，偶然来到了此处散心。

但是突然说出来的话，又被老阿姨破例答应了，我便当成了一件正经事。

第三天中午，我特意延迟了归程，来到城南的老村子，找到老阿姨

家门口的大青石。青石板旁边的大树之间，新挂了几串铁丝，铁丝上穿

着已经阴干，散发出花椒香气的咸鱼干。不知道是不是在特意等我，老

阿姨还是穿着那天的红色秋衣和黑色针织马甲，绾着花白的发髻。此时

她正坐在青石板上，批评一只肥嘟嘟的大花猫。她手背筋骨毕现但却干

干净净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戳着大花猫的脑门，嗔怒地说：“这些鱼可不

是给你吃的，你就是嘴馋。馋嘴猫，不给你吃。”大花猫扭动身子，喉

咙里咕噜咕噜响，似懂非懂地喵呜了几声。老阿姨便翘起了嘴角，又摩

挲着大花猫背上的毛，换成细声细气的语气说：“咸鱼抹了盐，腌了花椒水，

给你吃不就生病了，傻猫。我给你留了新鲜的小鱼哩。”那语气和神态，

就像在逗弄亲爱的小孩子。

一瞬间，我心中泛起温润，琐事烦闷便在异地他乡，被这眼前的温

情治愈了。


